
引 言

分属于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的西蒙娜·德·波伏

娃和第三次浪潮的朱迪斯·巴特勒作为久负盛名的理论

家，都对女性研究有着各自独特的认知与洞见。波伏娃

的《第二性》继承海德格尔、萨特等人的思想，从“存在先

于本质”提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生成的”，指出

女人的社会性别（gender）充满着建构，并从历史、文化、

文学和实践等多种维度勾勒出主流女性气质的刻板与单

一、女性他者的从属地位、女人艰难的生存现实以及女性

独立的渴望。作为更加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理论家，朱迪

斯·巴特勒在波伏娃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甚至连生理性

别（sex）也是由话语以及话语背后粘连的权力与文化所

建构。而巴特勒对女性生存考察的着眼点则是从性别的

具体实践上，指出成为女性的过程本身也是麻烦重重，并

着重探索话语在性别主体建构中发挥的作用，进而搭建

起自己独特的性别操演理论。虽然说分属不同浪潮的

波伏娃与巴特勒各有其存在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学理脉

络，分析角度与侧重也不甚相同，但是波伏娃与巴特勒的

研究却有着理论上的交叉点：首先，最为明显的就是波

伏娃与巴特勒对性别身份建构论的坚持，只有论证性别

身份的“非本质”特点才能改变甚至颠覆女性的旧有认

知。其次，波伏娃与巴特勒都指出生而为人的脆弱本质。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说道，相比于男性，女人不仅在生

理上要经受更多的痛楚，在文化上更是处于被压制、被管

控的劣势。巴特勒在《脆弱不安的生命——哀悼与暴力

的力量》则表明任何性别主体都易受到精神和肉体的伤

害，从而显示出自身的脆弱特质。再次，波伏娃与巴特勒

都共同聚焦于女性的生存困境。波伏娃侧重从社会与文

化角度描述女性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与女性心理屈从的因

果，巴特勒则从性别生成的具体过程中展示性别主体建

构的麻烦。最后，波伏娃与巴特勒也都提出对女性出路

的探索，强调从普遍意义人的角度去解决两性问题，都意

在打破既有的两性规则，反抗诸多强加的霸权，为多元的

女性生存而抗争。由此可见，在对女性生存问题的研究

上，脆弱本质、困境重重、被建构的事实以及对女性出路

的探索使得波伏娃与巴特勒的理论始终处互相交叉的状

态。而在文本分析实践上，若能够结合波伏娃与巴特勒

各自的论点，则会为女性生存的分析提供更为全面的理

论依据。那么在进行具体的作品解读时，就不必拘泥于

波伏娃和巴特勒的理论分歧，以文本为统摄，一方面从巴

特勒性别操演的生成性视角分析性别主体建构时的焦虑

与麻烦，另一方面从波伏娃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的角度分

析文本中女性人物的生存现实，两个维度共同探索女性

人物的困境与挣扎、性别操演断裂的能动性、不同女性的

生存策略以及自我意识觉醒。

《盲刺客》（The Blind Assassin）这部作品就堪称

是探索女性困境、生存策略的佳作。作为加拿大作家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ret Atwood，1939 － ）于

2000 年获得布克奖的力作，也是阿特伍德首次获得布

克奖的文学作品，《盲刺客》展示了不同女性所面临的

不同困境、男性霸权下的女性身份建构以及女性生存

智慧的深切思考。更难能可贵的是，玛格丽特的思考

从来都不流于表面，也没有刻意美化女性角色而故意

制造两性对立，而是超越性别对立，从人的角度思索女

性生存与独立。因此，《盲刺客》虽从女性故事入手揭

示了女性个体所遭受的不公待遇，却并没有局限于女

性视角，“故事也反映了提康德罗加港和多伦多的真实

写照，以及两个城市所陷入的虚伪、阶级冲突和经济不

公”(1)，更从普世意义上去关照人面对困境时的生存策

略。那么对典型人物命运的剖析、对困境与存在本质

的考察，以及对现实中每一个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心

灵的叩问就成了《盲刺客》的精神内核。

一、艾丽丝妥协后的抗争

无论是波伏娃还是巴特勒，她们都关注到女性长

期面临的困境。波伏娃从历史事实、文学神话与生活

实践中指出文化风俗与政治经济上两性关系的不平等

与女人“第二性”的从属地位；巴特勒则从权力话语、

言语行为、精神分析等点明性别操演的一系列麻烦。

妥协、共谋、反抗
——《盲刺客》中女性生存之思

李 阳

评论【外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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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波伏娃与巴特勒都指向一个事实，即女性从来都

需要面对来自社会体制、文化风俗、伦理道德与身份建

构的重重困难。以《盲刺客》为例，女性所面临的困难

首先是来自时代，其中战争作为当时最为宏大的背景，

或明或暗、或显或隐地左右着每一个人命运走向；其

次，困境也来自父权和男权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意识形

态。在男性霸权主导下，女性并没有政治与经济上的

独立身份和地位，第二性的从属地位也就意味着女性

需要一直附着于男性才能求得生存。最后，所有的女

性角色更要面临女性性别主体建构过程中的断裂以及

断裂所带来的生存压力。如艾丽丝、威妮弗蕾德、劳拉

等人都经受了没有成为“理想女人”的创伤。在面对这

些生存困境时，有着不同生长语境的女性，往往秉持不

同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也会有着自己不同的生存策略。

无论是选择哪种，都需要联系具体语境进行动态分析。

当解读艾丽丝时，如果用一个词来描述她，“妥协”则恰

如其分地表现出艾丽丝大半生的生存方式。首先，在

婚姻中艾丽丝是妥协的。由于经济上依附于理查德，

自嫁入格里芬家族起，理查德和威妮弗蕾德的话语就

成为艾丽丝的行事准则；在爱情上艾丽丝是妥协的。

由于精神上依附于艾利克斯，艾丽丝在两人爱情交往

中沉醉不已；亲人问题上艾丽丝更是妥协的：当父亲

死亡的时候，面对理查德的隐瞒，艾丽丝的反应只是

“我还能说什么呢？”(2) 甚至当劳拉指责是理查德害了

父亲时，艾丽丝居然在为理查德辩护：“这样说不太公

平，父亲的死是多种因素造成的。”(3) 而当妹妹劳拉投

奔艾丽丝的时候，艾丽丝并没有承担起姐姐的责任和

义务，而只是盲目地听从理查德和威妮弗蕾德。

深究艾丽丝妥协的原因则是多方面的。表层的原

因在于因蔡斯家族破败而结婚的艾丽丝本身就是在没

有两相情愿的爱情和经济不平等的情况下进入格里芬家

族。缺乏爱情的交易式婚姻与社会经济地位上的悬殊成

为艾丽丝情感和物质上的脆弱，使得艾丽丝无法身有倚

仗。而自身性格上，一方面艾丽丝固执、倔强、顺从、现实，

致使艾丽丝进入婚姻以后，以为只能以妥协的态度和自

我牺牲的方式才能保全蔡斯家族和劳拉；另一方面，与

其失去所有，风雨飘摇，艾丽丝宁愿像“金丝雀”一样被

豢养在鸟笼之中。而妥协的深层原因则在于，战争下失

去家庭的庇护，男性主导的社会规则，女性几乎无法独立

生存成为根本上的脆弱，使得艾丽丝无法心有依靠。因

此战争的社会现实、男性霸权是女性所要面临的困境之

一。而在艾丽丝妥协的“整个过程中，语言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因为语言具有物质性和行动力”(4)。理查德

和威妮弗蕾德以谈话、聊天、劝解、争论等一系列话语“以

言”使艾丽丝“行事”，让艾丽丝听从格里芬家族的“话语”

（discourse）进行“重复性”（repetitive）日积月累地“操演”

（perform），并试图规训出他们满意的上流妇女形象。福

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将话语与权力相连，指出话语也不

仅仅是话语，往往暗含着权力、威胁与惩罚。那么在话语

本身的物质性与行动力、话语背后的生存威胁与惩罚下，

被迫操演就是女性所要面临的困境之二。此外，不仅被

迫操演是一种生存的困境，而且操演不成理想中的女人，

也操演不成男人想要女人的艾丽丝始终面临着操演断裂

的焦虑。正如巴特勒指出日积月累的操演都或深或浅，

或多或少地将话语规则内化，成为一种言语和身体上的

自然表达。但是自然表达的背后，实际上暗含着“更为

普遍意义上性别操演的不稳定性（precarity.）”(5)。那么，

操演的注定断裂则是女性所面临的困境之三。但是与此

同时，外在的不公待遇与内在的操演断裂也会生成一种

能动性。当女人看清社会文化中的诸多不公平时，还意

识到自己永远成为不了男人想要的那种女人时，当女人

遭受各种创伤时，女性真正的自我意识才会觉醒。而女

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不仅在意识层面，更需要在实践层面

进行行动与反抗。因此，无论是波伏娃对独立的强调，还

是巴特勒对操演断裂的看重，都意在敦促女性提高认知

并进行具体实在的行动实践。

《盲刺客》给出的答案之一则是通过女性书写将艾

丽丝的忏悔、创伤与反击以文字的方式展现出来。首先

“艾丽丝之所以着手写这些‘回忆录’的一个主要原因是

她有一种临终忏悔的冲动，试图通过用书写纠正错误以

忏悔自己的罪过”(6)。其次，书写也成为艾丽丝对自己

所遭受创伤的抚慰与疗愈。不仅理查德和威妮弗蕾德

肮脏龌龊的伤害与折磨使艾丽丝伤痕累累，而且自己的

悔恨之情也如同匕首一般，不断地刀割着艾丽丝的内心。

而“叙事有治疗的功能，受害者可以借助这一方式整合

体验帮助自身走出危机”(7)。因此“83 岁的艾丽丝·蔡

斯在去世前回顾自己和家人的往事，并通过她称之为过

去的‘碎片’的众多残迹来支撑自己前行”(8)。最重要

的是，艾丽丝选择用文字进行反抗与回击。只有“文字

属于所有人，书写的僭越特性打破了逻各斯的分配”(9)。

纵观整个女性书写过程，艾丽丝的小说将自己的记忆融

于文本，以感性的话语书写出自己的妥协、挣扎与反抗， 
以挑战的姿态批判了男权文化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呼

吁了两性之间新的认知模式。这样的书写既是为自己、

为已故的旧人，更是为孙女萨布丽娜而写，也只有书写是

艾丽丝晚年生存最后的慰藉。由此可见，女性书写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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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种反抗实践，艾丽丝利用写书不仅表达了忏悔，弥

合了创伤，反抗了男性霸权，更重要的是，促进了自我身

份的重新建构，以行动展现了自我意识觉醒。

二、威妮弗蕾德的共谋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描写了另一种女人的类型：

“女人并不要求成为主体，因为女人没有成为主体的具体

办法，因为女人感受到与男人相连的必要联系，而不再提

出相互性，还因为女人往往乐于担当他者的角色。”“事

实上，除此之外，人身上还有逃避自由和成为物的意图，

这可是一条险恶的道路，因为人被动、异化、迷失，就会成

为外来意志的牺牲品，与其超越性分离了，被剥夺了一切

价值。不过这是一条容易走的路，这样就避免了本真地

承担生存所带来的焦虑和紧张。”(10) 其中威妮弗蕾德就

心甘情愿让渡主体资格，走了一条更容易走的路。实际

上，甘心成为男人附庸的女性比比皆是，但是威妮弗蕾德

这个人物最大的张力在于，她从出生开始，就已经拥有了

家族给予的先天优势。加之在男权社会和以理查德为中

心的格里芬家族中，威妮弗蕾德作为理查德的妹妹，也拥

有了亲属血缘关系的优势。优渥的出身条件和男性掌权

人的亲缘，使得威妮弗蕾德本可以不必选择成为男人的

附庸，但是现实中的威妮弗蕾德却极其善于隐藏自我、察

言观色、左右逢源、八面玲珑。性格上强烈的反差正显示

出了威妮弗蕾德自身难以挣脱的生存困境：在那个时代

下，即使出生于鼎盛家庭，法律上也只保证男性的优先继

承权，这也充分显示出女性在法律层面的脆弱。无论威

妮弗蕾德的内心对权力、金钱、良配有多么渴求，无论多

么急于摆脱暴发户的身份获得传统上流社会的认可，她

也无法依靠男权社会的通行法则获得想要的一切。由此

可见，理查德对她的信任，是在威妮弗蕾德全心全意的辅

佐中获得；匹配的婚姻，是威妮弗蕾德佯装贤惠中获得；

金钱、权力和社会声誉，也都是威妮弗蕾德共谋于既有社

会和两性的规则之结果。

当然，也并不是每一个女人都能与男性共谋，只有

积极地为之服务，只有获得男性的喜爱与认可，才有可

能获得共谋的权力。不然女性只能沦为像艾丽丝一般

任人摆弄的木偶，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或谋求自己的

利益。那么威妮弗蕾德之所以能够与理查德共谋，表

面来看是她在生活中处处以理查德的利益为中心，行

为举止上迎合男性的偏好与潮流风尚，在言语谈吐上

懂得拿捏两性谈话的分寸。深层的行为逻辑则是威妮

弗蕾德认同并利用了男性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下既有的

两性规则，“服从于性别规范的一系列行为的重复”(11)，

不断地自我镌刻将规则内化，主动地将自己操演成好

妹妹与上流妇女形象，在博得理查德的赏识与认可后，

获得了共谋权力。至于操演的断裂，威妮弗蕾德则是

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永远无法成为好妻子，也无法成为

一个贤良的淑女，后将断裂后的焦虑转化成一种面具

式的生存方式，那么在任何场合下隐藏自己，转换面具

就成了血液中的本能。而这也从实践上延续了巴特勒

的理论，即意识到性别操演断裂后，存在着这种戏仿式

或者面具式的生存方式。

实际上，艾丽丝和威妮弗蕾德同是操演，但是也是

同中有异。相同之处在于：首先，虽然艾丽丝出生并成

长于传统女性文化之中，威妮弗蕾德也早早地接受了

流行女性风尚，但无论是代表旧式贵族小姐的艾丽丝，

还是新潮女性的威妮弗蕾德，其本质都是生活在父权

和男权主导的社会体系之中。男性话语规则和意识形

态是一种先于主体的存在，女性主体的形成只能有赖

于个体对既有性别话语规则的操演。其次，婚后的艾

丽丝和欲进入上流社会的威妮弗蕾德也都进行了一种

策略性而非本体性的操演。操演断裂的现象更是明显：

艾丽丝将自己分裂成两个人，似乎在格里芬家族的时

光更像一种行尸走肉的生活。威妮弗蕾德明确地装扮

成端庄贤淑求得了婚姻。而两人之间的不同点在于：

第一，艾丽丝操演的目的只是求生存，因此她更多是出

于家族的衰败和自己的无依无靠，被动地操演理查德

的话语。操演成功则太平地当作花瓶摆设，不顺从的

结果则是被忽视、被伤害，甚至是被抛弃。而威妮弗

蕾德却是主动地迎合男性的规则与喜好，其目的是为

了钱与权，为了完成从暴发户到上流社会身份的转变。

而操演的结果是物质上与声誉上的奖励。第二，从操

演程度深浅来看，主动操演的威妮弗蕾德更加柔韧有

余与自然自得，再倚仗家族社会地位与财富，所求皆如

愿。而艾丽丝的操演还有些许生涩窘迫，再没有家族

的支撑，愈发顺从也愈发透明没有存在感。

此外，威妮弗蕾德更以男性同盟的身份参与对艾

丽丝与劳拉的规劝和惩罚之中。她不仅对艾丽丝穿着

打扮指手画脚，也对劳拉的行为规范颇有微词。因此

阿特伍德对威妮弗蕾德与男性话语规则的共谋意在批

判“女性不仅受到历史上男性霸权的伤害，也重在说明

女性对男性霸权的盲视，并与其共谋造成自己的伤害和

对其他女性的伤害”(12)。也正是因为与男性同盟利益

关系的绑定，威妮弗蕾德应该是整部小说之中最为滋润

和最稳定的角色。回顾她的一生，虽然战争的残酷和男

权制度是每个女性都要面临的阻碍与困境，但是威妮弗

175

评论【外国文学】／妥协、共谋、反抗／



蕾德却在既有的性别话语规则下，极其善于隐藏本我，

通过自我操演与理查德共谋，并以男性同盟的身份参与

到对艾丽丝的塑造与威胁之中，更是在理查德死后掌控

了格里芬家族，并获得了梦寐以求的财富与声誉。与此

同时，倚仗着格里芬家族的富足与自己的“努力”，威妮

弗蕾德更是逃脱了战争伤害。而从她的“身轻如燕、飘

飘欲仙、无懈可击”(13) 可以看出威妮弗蕾德对自己的行

径与现状是从心底里怡然自得的，这也就印证了波伏娃

所提出的，这一类女性为了生存得更加容易，不仅无意

识地将男性话语内化进自身，更会主动迎合男性话语规

则，将自己的超越性不断地被另一种主宰意识所超越，

心甘情愿地让渡了主体的地位与权力。

三、劳拉抗争后的妥协

历史上的两性关系中男性居于主体地位，女性居

于他者地位。而当女性决心重新确立自身的主体性时，

男性则成为他者。波伏娃对于这个问题，首先承认“他

性”是人类思维的一个基本范畴，也就是说，无论男人

还是女人都习惯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去考虑两性关

系，而主体也只有在对立关系中才得以呈现。其次，主

体与他者应当处于相对关系之中，二者的动态转换也

是常态。但是鉴于在男性与女性之间却没有呈现出这

种相对性。因此对于主体他者关系的问题上，“波伏瓦

只引用了黑格尔谈论自我意识独立的一面，即斗争的

一面，而排除了其依赖、统一的一面”(14)，希望女性能

够摆脱“他性”，以此建构新的两性主客体相对性。与

波伏娃侧重不同，朱迪斯·巴特勒提出“当我说‘我’

时，我也在说你”(15) 的主体观。也就是说，他者不仅建

构了主体，他者就是主体，“他性”就存于“主体性”中。

更重要的是，他者也会激发女性的反抗意识与自我的

重建。

人类主体表达自我时如果缺乏阻力，他就不会显

示自身更大的潜力，或者说为了反思自身在环境中的

境遇被他者承认，他就需要阻力。因此自我的实现只

有主体遭遇不同于自身的他者的时候才能彰显自我，

也因此能够加强自我。否定对于自我实现来讲是最为

基本的，人类主体必须不断忍受身份的丧失才能够实

现完满意义上的自我。(16)

因此，在巴特勒的语境中，既要认识他者存在的

合理性与必要性，也要明晰他者对自我建构的动力性。

那么，综合波伏娃与巴特勒的“他者”思考，首先要打

破“性别在被暴力管控的同时，它也如此地被当作是理

所当然”(17) 的认知，明确女性的非本质“内在性”的确

充满着他者建构的痕迹，能够以质疑、批判、反思的方

式审视他者的诸多强加。其次，也要认识到他者的阻

力的另一面标志着自身重建的更大动力与潜力。最后，

认识他者存在的事实才能开启摆脱他者的大门，努力

在认知层面与实践层面寻求女性个体的独立。

而《盲刺客》中劳拉就是作为“反抗精神”的典型

人物。劳拉与艾丽丝共同生活在阿维隆庄园，接受着

一样的教育，同样遭遇母亲的离世与父亲的战后创

伤，也都面临着家族的破产。但是劳拉与和艾丽丝两

花并蒂，却各有不同。艾丽丝妥协的性格使得她在

大半生中都没有对他者（父亲与理查德）存在进行反

思，只是一味接受。而劳拉从一开始就以怀疑的态度

拒斥操演他者的话语。如从小便怀疑上帝是否真实

存在、怀疑死亡是否真实、怀疑某些教育的拖沓无用、

到对旧式女性风俗并不十分在意，甚至对单独约见艾

利克斯造成的风言风语，指指点点更是无动于衷。而

劳拉也从没有因为成为不了“理想女人”而备感焦虑

或者过上面具式生活。不仅如此，劳拉也进行了实实

在在的话语与行动的反抗实践。劳拉不止一次劝说

和讽刺过艾丽丝对理查德的言听计从、与艾丽丝探讨

女性工作的可能性、与威妮弗蕾德争论婚姻的本质，

甚至在学校写成的《上帝撒谎吗？》中以上帝欺骗以

色列王亚哈为例子说：“如果上帝撒了一次谎，那我们

怎么知道他没有撒第二次谎呢？”(18) 在实际行动上，

年幼的劳拉求助于瑞妮，赶走了变态的家庭教师；在

父亲死后，劳拉宁愿舍弃格里芬家族的安定生活，而

是以打工的方式寻求经济独立；在学校里劳拉的衣

着服饰，行为规范也从来不符合一个乖乖女应有的身

份。由此可见，劳拉虽然无法左右她出生之前既有的

性别规范和社会话语规则，但是在随后的生存中，劳

拉遇强则强，将遭受的“他者”压力都转换成自我独

立的动力，并不断地质疑、挑战，甚至与不公平进行正

面冲突。

但是性格上的极其虔诚与现实中窝藏共产党艾利

克斯的行为也使得劳拉有着自身的脆弱与把柄。理查

德利用劳拉对艾利克斯的保护之情，以艾利克斯的行踪

威胁和诱奸劳拉。出于对艾利克斯的感情，出于对共产

党人的同情，更是出于维护自己内心的虔诚，劳拉妥协

了理查德的卑鄙肮脏。但是劳拉的妥协仅仅是身体上

的妥协，而非精神上的让步与退缩。真正把劳拉送下悬

崖的则是亲姐姐艾丽丝。当艾丽丝因为嫉妒而失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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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一般告诉劳拉：艾利克斯早就死了，自己才是艾利克

斯的心头之爱，艾利克斯没有因为劳拉的忍辱负重而活

下来。最重要的是，当劳拉知道自己始终被理查德玩弄

于股掌之中，所做的牺牲分文不值时，劳拉心里坚硬的

高墙瞬间坍塌，一切坚强和忍耐都化成了齑粉，最后劳

拉以激烈的死亡妥协了这一生中最大的困境。

细数《盲刺客》中所有有特色的女性人物，如艾丽

丝、威妮弗蕾德、劳拉、瑞尼、卡莉斯塔，“除劳拉外，其

他四个女性都擅长隐藏其真实的自我……而劳拉与她

们都不相同。她坦诚直率，敢爱敢恨，对自己的思想从

不遮遮掩掩，对自己选择的事非常执着”(19)。这样美好

的劳拉从一开始，便质疑一切外界的话语与规则，将生

存的压力转换成自我独立的动力，没有妥协战争后的

家破人亡，没有妥协宗教谎言，没有妥协既有的两性话

语规则，本应更加横冲直撞、意气风发地过完这一生。

但是劳拉悲剧的结局也表明，男权社会中女性的反抗

和质疑、自我意识的觉醒、个人的独立也从来都是荆棘

密布，所走的每一步都是艰难无比。可无论怎样，从一

开始就选择了走更难之路的劳拉却是全书的亮点与精

华，正如小说中劳拉获得广大读者的喜爱一样，尤其是

女性读者会被劳拉的精神折服。

结 语

在故事收罗罢鼓之时，艾丽丝获得爱情却失了自

我，威妮弗蕾德获得财富却失了真情，劳拉获得了自我

却失去了生命。不同女性对待困境的态度不同，采取

的生存策略不同，最后的结局也就不尽相同。如若想

打破种种藩篱、冲破重重限制、超越自己，女性首先要

意识到困境的普遍性。虽然困境的表象是多种样态，

但是困境本身却是普遍存在的，那么“困境”一词就无

须依靠外界定义而是转向内心，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

重新解读。不是所有的困境都是“真”困境，不是所有

的困境都无法调和解决，困境的力量有多大，在于人如

何看待它。其次也应该知道，操演与操演的断裂是最

为普遍的，成为不了别人眼中的女人也大可不必焦虑，

他者给予女人的压力也可以转换成自我重建的动力。

最后，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二者皆是普遍意义上的人，

都共同享有生而为人的权利，也都有过上自己想要生

活的自由。最主要的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则是生存法

则的核心，也是面对生存时最为难能宝贵的品质。因

此，无论是波伏娃、巴特勒还是阿特伍德，均秉持克服

困境、超越内在性、觉醒自我、认识与实践并重的精神，

以寻求女性新的出路与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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